




















却如往常 , 天空中细雨霏霏 , 路上依然是堵车 ,
小贩在车流中穿梭 叫卖 , 很 难 让 人 把 这 些 和
“政变”联系起来。即使到了马加智也还是如
此 , 不过路上已经停了许多军车、警车 , 防暴警
察在政变地点排成一溜 , 有几条道路已经被封
锁 , 但形势显然还不是特别紧 张 , 附 近 的 街 道
上依旧车水马龙 , 而我们进入叛军所占据的半




常平静 , 酒店似乎也在照常 营 业 , 大 厅 里除 了
上百名记者 , 还有许多旅客 , 多为外国人 , 他们
依然谈笑晏如 , 丝毫不见紧张。我和一位同事
戏言 , 这不是政变 , 而是在开party。
此次 政 变 的 领 导 人 是 一 位 参 议 员 , 他 在
去年就策划过政变 , 并且获 得 部 分 成功 , 迫 使
政府答应他的要求。这一 次 , 他 又 如 法 炮 制 ,
联合了一名军队准将 , 占 领了 这 座 酒 店 , 要 求
阿罗约辞职 , 另选总 统 。不 过 , 就 从酒 店 现 场
来看 , 支持他的人不多 , 除 了 几 十 名 政 客 和不
多的军方士兵 , 就看不到其他力量了。熟悉菲
律宾的同事告 诉 我 , 这 位 参议 员 可 能 只 是 前
台 , 幕后自有推手 , 而且他已经要在法庭受审 ,
结果这位仁兄干脆跑到酒 店 搞 政 变 , “实在 很
会享受”。因为在我印象中 , 政变即使不是上山
打游击 , 也该在街头抗议啊、集会啊、与警方冲
突啊什么的 , 在酒 店 搞 政 变 似 乎 有 点 不 伦 不
类。
不过 , 事实证明我的想法实在幼稚。在进
入酒店以后 , 我 们 拿 到 了 一 份 叛 军 发布 的 声
明 , 要求阿罗约辞职。稍后 , 在酒店外面的军警
也发出最后通牒 , 要求叛乱分子在3点钟投降 ,
否则就会发动强攻。气氛陡然紧张起来 , 原来
可以自由进出的酒 店 门 口 也 被 几 名 叛军 封 锁
了。此前有一批外国游客已经退房撤离 , 还有
的就被滞留在酒 店 , 我 们记 者 也 不 允 许 出 去
了 。 而 我 们 有 两 位 同 事 外 出 后 也 没 法 进 来
了——内外被封锁了。这会儿我才明白 , 一不
小心 , 我们全成了“人质”。这位参议员老兄果




啦! ”只见一大班记者往侧门挤 , 有人领我们经
过一个地下室往酒店外面撤离。在地下室的出
口 , 一辆装甲车正在摇头晃脑地移动机枪 , 十
几名穿着迷彩服的 战 士 全 副 武装 地 向 酒 店 方

















再往外走 , 每几 步 都 有 荷 枪实 弹 的 战 士 或 警
察, 一面引导我们撤离 , 一面向酒店靠拢。
酒店门口的街道上已经没有行人 , 几辆军









叫起来 , 我听不懂他们的菲 语 , 但 也 意识 到 军
方开始进攻了。一时间 , 枪声大作 , 但我们不允
许离开那个门廊 , 也看不到酒 店 门 口 , 只 见 在
我们附近有战士跑动 , 变换位置。从他们射击
的情况判断 , 似乎是向酒店的二楼或更高处。
不过 , 整个过程中并没看到叛 军 的 回 击 , 由 于
所处的位置不好 , 根 本 看 不到 那 边 战 斗 的 情
况。我身边多是菲律宾记者, 在用菲语交流 , 可
惜听不懂。我的另一位负责摄影的同事在街道





意我们继续往后撤 , 我看没法再继续向前 , 不
得不和这班人一起撤出了这条街。
在另 一 条 街 道 找 到 事 先 撤 出 来 的 两 位 同
事 , 他们告诉我 , 他们所 处 的 那 条 街警 察 和 部
队也参与了进攻。街上除了撤出的记者 , 没有
其他行人。找到报社停车的地点 , 坐在车上 , 慢
慢地静下来了。军队也陆陆续续地撤出 , 上了
军车。但道路封锁一直没解除 , 路上有许多玻
璃之类的碎片 , 还有许多 剩 饭 , 湿 漉 漉 的地 面
一片狼藉。
最后一位同事回到车上时已是晚上7点多





一场 政 变 就 这 么 结 束 了 。而 就 在 回 报 社
的途中 , 收音机里传来的 消 息 是 , 阿 罗约 宣 布
“今晚12点到明晨5点 实行 戒 严 ”。听 到 这 里 ,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传 染 到 部 分 传 统 的 纸 质 媒 体
中, 对此, 我们万万不可掉以轻
心。
( 许兴汉: 《来个 “标题”打假如
何》, 《解放日报》2008年1月13日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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